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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我总
忘不掉正月陇塬悬在半
空那小小的身影。说起
宝鸡陇县的社火，最叫
人放不下的，便是高芯，

本地人唤作芯子。
我自小在城里长

大，算不上塬上村里的
娃。可每当年底，心底总
会挂念一件心事：要去
看一场地道的陇州社
火。

腊月还没过完，长

辈们就聊起陇州社火，
敲定正月游演的日子。
我们提前一日动身，落
脚在村里亲戚家中。第
二日，天色刚蒙蒙亮，村外空场上
早已忙开。村里汉子抬出铁芯架
子，叮叮当当丈量尺寸；婶子大娘

搬出戏服、头花与油彩，忙着给上
芯的孩童装扮。我胡乱扒几口早
饭，挤到围栏边踮起脚，一颗心跟
着隐隐飘来的鼓声，咚咚地跳。

旁人只看见高芯之上娃娃光
鲜亮丽，很少有人知晓站在那上
面是何种滋味。年岁很小的那一
回，我本只是凑热闹，原定要上芯

子的一个娃娃临时生病，游演眼
看就要启程，一时间找不到合适
的孩子顶替，正巧那时我生得小
巧，模样像年画里的娃娃，平日里
性子安静，不哭也不闹，就这么仓
促被选上。

铁架子贴在后背上，一圈圈
细绳牢牢捆住身子，松紧必须拿

捏得刚刚好：紧了喘不过气，松了
又让人悬心。等到架子慢慢立起，
脚下陡然悬空，地面上的人与房
子一下子缩得很小，那一刻心里
猛地发慌，当下就后悔了。冷风直
直扑到脸上，身子悬在高高的半
空，想动不敢动，转头也不敢。

这一趟游演要走整整一天，
鼓声不停，人悬在高处，一刻也松
不得劲。刚立起悬空时，我心里发
紧，生怕会摔下来。不多时，便体
会到匠人绑扎得扎实稳妥，队伍
一路晃动，人牢牢绑在架上，摇也
摇不脱，坠落的顾虑随之散去。后

面漫长的路途，煎熬全在不能动
弹。新奇、惶恐，还有几分委屈，在
小小的心里翻涌。我本是城里来
的孩子，事前毫无准备，仓促上

阵，只能咬着牙硬撑。寒
气慢慢浸透周身，脸冻
得通红，双腿发麻，身子
渐渐僵硬，脑子也昏沉
混沌，唯有硬撑着守住

脸上的脸谱。此刻才懂，
匠人每一道绑绳，都托
着上头人的安稳。旁人
远观只觉惊险，这份滋
味，唯有当年临时顶替
上芯的我明白。

这么多年过去，再
看游演队伍里的娃娃，

依旧是这般模样。远远
便能看见，高芯上的娃
娃立在三四米高的铁芯
上头，画着鲜亮的脸谱，

裹着宽大的古装，稳稳悬在半空。
过路的外地人看得心惊，生怕孩
子一动就摔下来，哪里晓得粗实

的铁架子，全都用彩绸花枝密密
盖住。旁人只看见衣袂飘飘的小
人，看不见匠人藏在衣裳底下的
巧心思。

前些日子，我专程又去了一
趟陇县，碰见一位打理高芯配件的
老匠人。生了锈的铁芯，他拿粗布
一遍一遍擦得发亮；一件件旧戏服

整整齐齐码进木箱。老人手上一层
厚厚的老茧，慢悠悠和我唠：如今
年轻人大多外出，肯沉下心学绑扎
高芯手艺的后生，越来越少。

做高芯，内里藏着不少讲究。
架子怎么搭才稳，铁件藏在哪里
不露头，绑带的松紧要拿捏妥当，
既要牢靠安全，又不能箍得孩子

难受。这身本事，不是三日两日就
能学透。

我站在边上静静听着，慢慢
品出滋味。高芯哪里仅仅只是社
火的一场表演？高高的架子上面，
放着老一辈人的念想，盼新一年
风调雨顺、家家户户平安顺遂。看

着好似悬在半空的光景，根，牢牢
扎在陇州这片黄土地上。

我们长久住在城里，见过各
式各样的热闹，反倒容易淡忘了
故土这门老手艺。锣鼓声总有停
下的时候，可陇塬人刻在骨头里
的念想，不该就这样冷下去。

风顺着陇山慢慢吹过来。我

心里悄悄盼着，等到明年正月，再
走一趟陇县，好好再看一回高芯
社火。

日子如溪，悄然流淌。不经意间，
秋意似刚从睡眠中苏醒，裹着几分慵
懒，携着几分温柔，漫过檐角，铺过小
径，浸满长安，像一幅晕染开来的时光
长卷。

我与友人走进长安公园，来赴一

场“秋之韵”的约会。园里的银杏早已
褪去青绿，换上一身鎏金，风一吹，便
有细碎的金箔簌簌飘落，铺在青石路
上，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是秋光在耳畔
低语。不远处的桂树藏在绿荫里，细碎
的米黄花瓣缀满枝头，甜香之味混着
草木的清润，漫在空气里，深吸一口，

便觉满身都是秋的甘醇。友人指着不
远处的湖面笑说：“你看那残荷，倒比
盛夏时多了几分风骨。”循着她指的方
向望去，枯瘦的荷枝斜映在澄澈的水
里，与天边的流云、岸边的红枫相映成
趣，生出一种清寂又绚烂之美，充满了
长安之秋的韵味，尽显这座城市秋天
的多样与灵动。

而菊花开得最是肆意。它们红似
焰、白像雪、黄似金、紫若霞，一朵挨着

一朵，仿佛铆足劲要将积攒一
年的力量尽情释放。它不仅是
秋天这支画笔精心绘制的万花
筒，而且有“菊花之君子者也”
的高洁风骨。瞧那绛紫色的龙
爪菊，花瓣卷曲如细小龙爪，又

似被深秋寒露浸透、凝固了的暗紫色
晚霞，带着天鹅绒般的质感，正应了
“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
的坚韧，也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
吹落北风中”的傲骨；雪青色的悬崖
菊，从园中假山顶部瀑布般倾泻而下，
丝丝缕缕，绵绵不绝，宛如“碎琼乱玉

落人间”的清冷星河；最夺人眼球的波
斯菊，橘红与明黄交织晕染，恰似“冲天
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热烈。
这菊圃，或许就是长安秋日里文人雅士
的赏菊胜地，诗酒花茶，共话秋光。

待朔风渐紧，霜露侵枝，这一园盛
景终究会随秋深而黯淡凋零，可那些
嵌在诗句里的菊影，却从未随时光的

流转而褪色：从“东篱把酒黄昏后”的
清寂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壮，从

枝头抱香的风骨到碎玉流瀑的高洁，
文人墨客的笔锋，早将这秋菊的姿态
与神韵，烙进了千年文脉里。纵是花谢
叶残，纸上的菊香，依旧鲜活、滚烫。

若菊花是绚烂的万花筒，那银杏
就是秋的时光卷轴，它以沉甸甸的金
黄，展现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盛放。抬眼
望去，银杏大道向远方无限延展，两排
枝干交错缠绕，织就一座金灿灿的拱
顶长廊。金叶缀满枝头，风过处，似金
铃轻摇、金箔私语。阳光透过枝叶筛下

万千光斑，我们如孩童般踩着光点雀
跃欢呼，震落片片金黄，或如彩蝶蹁
跹，或似金币坠落，铺就一地碎金，令
人心醉神迷。

银杏叶舒展的姿态，似诉说着秋
的从容，每一次枝头的起舞与风中的

沉淀，都是时光镌刻的温柔印
记，秋的轮回，从来都是在无声
中演绎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
流转。想来在千年前的银杏树
下，也曾有这般稚童嬉笑追逐，
那份对秋的热爱，早已在岁月

中代代相传。
这银杏，或许也曾见过李白醉卧

树下的疏狂，听过杜甫凭栏咏叹的沉
郁，在无数个秋日，默默收纳着文人墨
客的诗意与乡愁，将长安的千年故事，
都藏进了金黄的叶片里。恰如终南山
下古观音禅寺里，那株李世民亲手栽

种的银杏———每至秋深，远远便见它金
冠如盖，风过处叶声簌簌，像是把盛唐
的月光、历代的屐痕，都轻轻铺在阶
前。

我和友人几乎每年秋天都会相约
于这棵银杏树下，内心总会涌起一种
敬畏与感动———敬畏它历经千年的风
雨洗礼，却依然生机勃勃，矗立于天地

间，成为熠熠生辉的文化图腾；感动它
让我们能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与长

安之秋独有的清韵雅趣相融共生。在
岁月的长河中，这棵古树已冲破了时
光的藩篱，化作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
亮每一个为它驻足、为它沉醉、为它守
望的人……

尽管时间如沙，难以完全珍藏秋

的韵味，但总有一种美，能跨越岁月轮
回。

就像晚霞，虽被暮色吞噬，但其最
后的光芒却深深烙在人们心间；就像
秋菊，虽已零落成泥，却把清香揉进了
诗词佳篇；就像银杏，虽落尽满树金
箔，却将年轮刻成了岁月的信笺。

长安秋韵亦是如此，绽放的璀璨
超越了季节界限：凋零或许是为了蕴
藏下一季的蓬勃，逝去或许是为了积
淀更绵长的回响。

那么，就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
秋天藏起来吧。让它停留在一张张照
片里，把它定格在一幅幅画卷里，让它
浸漫在一阵阵笑语里，把它安放于一

阕阕诗行里，成为寒冬里一团团燃烧
的炉火。

黄河水从我家门前过
茵 高 波

我出生在陕北佳县，五六岁之前一

直在黄河边生活，是黄河水哺育了我，
我对黄河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一直有个心愿，能驾车顺着沿黄
公路一路观光、一路美食回到阔别三十
多年的故乡。2024年国庆节，和西安的
亲友们在韩城集聚，终于开启了我的沿
黄公路观光故乡行。

当车辆驶上沿黄公路，当绵延的黄
河水慢慢映入眼帘逐渐呈现在面前时，
我的心中一下就溢满激动和幸福：黄
河，我又看到你了！

那天，沿黄公路车辆不多，我们一
路畅行，黄河对岸山西的村落窑洞时时
闪现，黄河岸畔的丹霞地貌在阳光之下
似一幅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车辆驶到

延川境时，有一个视野宽阔的观景台，
我们短暂停留休息。此时，已接近日落，
滔滔流逝的黄河水像一条玉带向远方
延伸，扶栏眺望，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

晚上，在延川县住宿。第二天一大
早，赶往黄河乾坤湾景区。车辆一路沿
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穿过村庄和山峁，一
个小时后，来到了黄河蛇曲地质公园。

当神奇壮美的乾坤湾似一幅旷世绝伦
的画卷呈现在眼前时，我震惊了，无言
了，心里变得虔诚而庄严起来。

黄河流经此处后随着地势形成一
个 320 度的 S 型大转弯，河抱着山，山
依着河，山河相连，水山相映，形似一个
漂亮的大草帽落在河里，绿色的山脉是

帽顶，黄河是美丽的帽檐。天下黄河九
十九道弯，最美莫过乾坤湾！

离开乾坤湾继续北上。沿黄公路从
延川到清涧这一段，由于地质原因是偏
离黄河绕山而修的，车子开始驶入山
中。翻了几座山后，黄河的另一个弯
道———盘龙湾展现在眼前。盘龙湾除了
规模小于乾坤湾，其形状与乾坤湾极为

相似，可以称为“小一号的乾坤湾”，大
自然鬼斧神工的魔力在此展现。

车子继续在一座又一座山中盘行，
驶入清涧县界后，明显感觉这一带的绿
树植被更加丰茂，青绿色的黄土地貌连
绵起伏。这时，身体不适感开始出现，有
些晕车了，途中看到了黄河太极湾、北
国风光等景区提示牌，也无暇无心停车

去领略了。
出了清涧界后，公路慢慢离开大山

了，地势降了，路直了、平缓了，公路两
边的枣树越来越多了，树上挂满红彤彤
的枣子，陕北宜人的秋色在眼前展开。

车驶到吴堡界后，终于又见到黄河了。

吴堡县城坐落在黄河边，沿黄公路
从吴堡穿城而过。充电和用餐后，我们
沿着黄河再出发时，已是暮色将近，途
经黄河二碛、东渡黄河纪念碑等，只能
是短暂停留拍照了。晚上七点多钟，终
于到了佳县，远观淹没在灯火之中的
“悬天古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

城万仞山”是它的真实写照。
清晨，我们早早来到佳县古城墙上观

景，俯瞰朝阳之下的黄河，它宁静而秀丽。
横跨黄河的佳临大桥将陕西和山西连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桥、黄河
和山峦构成一幅和谐而美丽的图画。

顺着古城墙，我们走入矗立在悬崖
上的“黄河奇景”香炉寺，一个占地只有

一亩的微型寺庙。1947 年 10 月 17 日，
毛泽东参观香炉寺，当他站在绝壁凌空
的香炉寺俯瞰一往无前的黄河时，发出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的感
慨。今天，我站在这里，在家乡的土地
上，环顾四野，一览无余，思绪万千，心
潮澎湃，作为黄河儿女，心中升腾起无
限的自豪感和庄严感。

佳县的挂面出名，曾经上过央视的
“舌尖上的中国”栏目。午饭我们决定去
品尝佳县的鸡蛋挂面。面端上来了，挂
面配有鸡蛋、西红柿，黄河水做汤，加上
佳县特有的“泽蒙”调料，果真色香味俱
全，名不虚传。

饭后，我们从县城出发，沿着黄河行

驶40分钟去泥河沟千年枣林看一看。沿
途黄河滩上栽种的全都是枣树，红红的
枣子挂满枝头，沉甸甸压弯了树枝。车子
驶进泥河沟村，刘文西撰写的“中国枣
源”四个大字迎面而来。走进村里，走进
枣林，枣农告诉我们，披红戴花的那几棵
树是枣王，栽种于宋元时期，有上千年的
历史了。我们走近，虔诚地抬头仰视。枣

王果然是枣树中的老大，树好高好大，
枝繁叶茂果密，需要转圈一周才能看到
它的全貌，摘几个红枣品味它的甘甜和
厚重，在“枣神”牌位前拜一拜，感悟我
大中华的悠久历史。

从泥河沟出来，我们驱车来到黄河
岸边的木头峪古镇，一个完整保留明清时
期古窑洞群的村落。一座座民居窑洞经当

地政府科学修缮维护，都保护得很好。我
找到童年小伙伴家的祖居，小伙伴是木头
峪大族苗氏家族的后代，出身杏林世家，
祖父、外公、父辈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
站在小伙伴家的院中，忆起童年时她腼

腆秀气的模样，而今她也是客居他乡，品

尝生活赋予她的百般滋味。
在佳县的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这

次一起同行的小妹婆家，一个位于县城
南部的小山村。小妹婆家的一院六孔窑
洞在半山腰上，那座山只住了四户人
家。窑洞的周围、脑畔上、山坡上栽种的
都是密密的枣树，院子完全被枣树环绕

着。得知我们要来，婆婆凌晨四五点就
起来揉糕面，蒸枣糕、炸油糕，老人家以
陕北人的最高礼遇招待我们。饭后，我
们上山摘枣，婆婆的孙子、两个十四五
岁的小伙子给我们带路。他们一路爬高
上树，挑最大最红的枣摘给我们。摘枣
回来，婆婆、公公已经摘了一大筐豆角、
红红绿绿的辣子、五六颗大南瓜、六七颗

大白菜，装了七八箱红枣让我们带走。可
爱的小伙子一趟趟背起箱子、扛起袋子，
把东西送到山坡下我们的车旁。

第三天早晨，我们从佳县县城出
发，一路走沿黄路并翻山回到我魂牵梦
绕的小山村林家坬村，这是外公外婆的
家，也是我儿时成长过的村子。祖屋已
30 多年无人居住，几近破败倒塌，舅舅
这几年牵头对窑洞和院墙进行了修缮，
和族人又共同对祖坟进行了维护，这样
我们这些游子回来，心灵才能在这里归
依，乡愁才能在这里安放。院子里外公
当年栽种的枣树枝繁叶茂，挂满了红彤
彤的枣子，摘一颗放嘴里，甜甜的脆脆
的，还是童年时的味道。我们一起翻山

去上坟，快走进祖坟地时大家都惊讶
了———满山满坡开满了白花花的野韭
花，密密地一枝挨着一枝随风摇动，煞
是好看，这里真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我亲爱的外公、外婆是生活在天堂里
啊，我们都很欣慰，多好的一切呀，这是
天公对我祖辈的祭奠啊！

第四天，我们启程经榆林回西安。在

归途中得知，外公的革命事迹在佳县的
《红源》杂志上刊登，外公被称为“峥嵘岁
月中的佳县骄子”。外公是土地革命时期
参加革命的，17 岁加入游击队，21 岁任
游击队长，22岁任红三团独立营营长，后
来身体伤残，以二等甲级残疾军人的身
份回到家乡，又带领乡亲打坝造田、挖井
建校，造福桑梓。外婆也是佳县早期的女

共产党员。组织上对他们事迹的宣传，应
该是对我英雄祖辈英灵最好的告慰。

这是一次圆梦的沿黄之旅，也是又
一次幸福的故乡之行。我们一路上始终
和黄河母亲相依相偎和相伴！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科学：冰冷的温情 （3）
茵 墨 耘

科学最赤诚的温情，显于危难之际
的迎难而上，摒弃狭隘世俗观念，救人
类于绝境水火。一九一零年的哈尔滨，
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肺鼠疫如同无
形的死神迅速收割生命，每日死亡数以
百计。在这座恐慌的城市里，一位头戴
西方学士帽的中国人———伍连德，临危

受命。他的第一个举动，便是解剖一具
病亡者的尸体。这在中国传统观念里，
无异于对亡人的大不敬，是该“挫骨扬
灰”的恶行。然而，正是这具被剖开的、
冰冷的遗体，向显微镜后的那双眼睛揭
示了真相：这是凶险异常、可直接人传
人的肺鼠疫。基于这“冷酷”的病理学发

现，伍连德作出一系列更“不近人情”的
决定：用口罩隔开口鼻与空气的接触，
用火车车厢改建隔离所，甚至，在朝廷

的犹疑与百姓的哭嚎中，坚持焚烧那些
堆积如山、冻僵的尸体。那场焚烧，是现
代医学对千年习俗的一场“冰冷”处刑。
其背后，是一个医者面对万千生者，不得
不作出的、沉痛的取舍。最终，疫情在四
个月内被消灭，无数家庭得以保全。伍连
德的“不近人情”，不是冷漠，而是在死神
面前，为生者争取时间的、最坚定的温

情。疫苗的诞生，便是科学的赤诚“冷温
柔”。古人面对天花、鼠疫的肆虐，只能祈
求神明庇佑，渴望无痛无灾的奇迹。

秋韵醉长安
茵 紫 陌


